
橙，柑橘和橘
(藝術家) 許鶴溪

許鶴溪的繪畫是有⽣命的、呼吸著的，在其中充盈的是對其視覺語⾔的專注。
恬靜和病態均棲息於她艷綠⾊的畫⾯中，強調了藝術家作為看護者及個體經驗
合成者的⾝份。 

許鶴溪堅持要讓無形之物獲得形狀，在創作時催⽣了肆意擴張的抽象及具象形
式。骷髏、女孩及野兔——在有涯之⽣領域內外的⽣命體現——這些具象形象
不斷湧現；藝術家亦同時致⼒於保持繪畫的潛能。另⼀⽅⾯，抽象的圓環及線
條也在綠⾊或藍⾊的⾊域中交融流淌。在作品中時⽽出現的鐵鏽⾊則是暴戾的
構陷元素，⼲擾了沈靜的畫⾯⾊彩，但也為其提供了補充：代表愛慾與憤怒的
紅⾊，代表寧靜與⾃然的綠⾊——這是激烈對立⾯的不潔聯姻。許鶴溪似乎完
全不能從綠⾊中逃逸。其創作在觀念層⾯的雙重綑綁結構總能跳出狂亂的舞
蹈：愛與死、暴⼒與慾望、苦與樂。通過⿎勵分饗，她讓差異得以與彼此和
解。

悲劇落了下來，畫筆也落了下來。許鶴溪作品的主題因此⽬的⽽⽣：將痛苦事
件轉化為他種情感。在繪畫⾏動中，愛的排演及展示是通過傾注情感及時間來
催發的。尤塔·科特爾的定理提供了⼀種對比參照維度：「慾望能否通過繪畫、
在繪畫之內再造？緩慢地、⼒排眾浪潮地再造？」（許鶴溪在此次展覽中展出
的橘⾊螢光紙作品上轉寫了科特爾此次講座的部分內容）。愛和慾望的危機不
可被輕視——⾃然維持了前者，⽽缺失催⽣了後者。這種危機是個⽭盾，⽽許
鶴溪在創作時致⼒於解決這⼀⽭盾。慾望在其動筆作畫時不斷繁殖，反映了⼀
個愛⼈渴求來⾃他者的擁抱的願望。最終，她在眾多構圖中嵌入了⼀條情慾紐
帶——這些畫作變成了愛之物。 
 
素描和閱讀對於許鶴溪的創作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她不吝於展露其⽂學參考，
常在紙上直接寫出來⾃⽂學作品的語句或是描繪相關的形象。其素描作品的內
核是⽇記式的——提供了直接通往藝術家最私密領域的路徑。巴爾蒂斯曾感
嘆：「素描是真相與確切性的偉⼤學院。」此次「橙，柑橘和橘」展覽⾸次同
時展出了許鶴溪的繪畫及素描作品，在展示姿態上將素描提升⾄了繪畫的領
域。筆與紙的親密關係因藝術家在畫布上完成的進⼀步轉化⼯作⽽被無限放
⼤。觀眾可在這些不同媒介的作品中觀察到許鶴溪在眾多繪畫表⾯上發展的形
式⼀致性。 
 
螺旋是常在許鶴溪作品中出現的形式，因其既抽象⼜具象的不可分類特質⽽引
⼈入勝。觀者和創作者的⽬光共同催⽣了這螺旋的溝通屬性——⼀種奧秘的交
流形式。許鶴溪以螺旋的象徵主義及循環許諾建立了⼀種字⺟書寫體系，⼀次
⼜⼀次地詢問：「螺旋是什麼？」在其中⼀幅作品中，在藍⾊、綠⾊及紅⾊渲
染得出的斑跡下，藝術家以螺旋字體寫下「科學」。

在⼀次與本傑明·H. D.布克洛的對談中，尤塔·科特爾指出：「我想要找到能夠
將繪畫拉入⼀個被問題化處理的領域，讓它得以依照⾃⾝邏輯進⾏變化，讓它
得以發展出⼀種不僅是循環再⽤或重複利⽤其⾃⾝糟糕歷史的型態，⽽是能夠
積極地去⾯對這歷史，⾯對其中的愉悅與悲痛」——許鶴溪也將此視為⼰任。
她是眾多先輩畫家的學徒，毫不吝嗇於展示其靈感來源，其特異的形式主義沾
染了科特爾與巴爾蒂斯的融合風格。許鶴溪在不同畫作之間維繫了同⼀個連續
的創作過程：⼀幅無題⽔墨作品和以《橙》為題的布⾯作品均體現了她的標誌
性繪畫姿態。《橙》中另有⼀個部分可⾒的、捧著⼀堆圓形⽔果的骷髏形象，
以精神充沛的畫⾯回應了塞尚的安寧靜物繪畫。

在《潘神和他的學徒》中，許鶴溪將⽪埃爾·克羅沃斯基的撒旦與吹笛⼈形象轉
換成了兩具藍⾊骷髏形象。她的當代詮釋是不連續、不嚴肅的，降低了原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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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張意味。她在這裏進⾏的是整體描繪⾏動，⽽非糾結於細枝末節；她⽤⾃⾝
的語⾔體系吸收了前⼈的語彙，在無盡循環中進⾏探尋與破壞⾏動。克羅沃斯
基曾犀利地指出：「運動中的、無⾸無尾的混沌決定了⼒度」；⼀個⼈的⾃我
是最富活⼒的象徵，⽽「所有事物都將被引領回⼀個單⼀話語中去，也就是回
歸⾄⼒度的波動⾄中去。這波動與每個⼈的思維相關聯，同時也不與任何⼈的
思維相關聯。」藝術創作的參考框架也為這陳述提供了⽀持：作者性始終是⼀
種需要不斷更新、不斷產⽣分歧的不穩定張⼒。

許鶴溪的《奧林匹亞》中有⼀具癱在書堆上的骷髏，其上還罩著⼀層薄薄的網
格。這幾何形式與散落在畫⾯前景處的⽂學著作互為呼應。很重要的⼀點，是
這繪畫與⾺奈的關係——作品標題即指向了⾺奈，⽽帶有漫畫⾊彩的癱軟骷髏
也就是⾺奈的《奧林匹亞》中妓女形象的即興演繹。死亡與知識在《在圖書館
與我相⾒》再次出現，這作品中新加入了性愛情景：兩個瘦⾻嶙峋的形象在另
⼀堆散落的書上做愛，背景中有書架和⼤量七零⼋落的書⽬。許鶴溪通過⼤膽
的修正⼯作重塑前⼈創制的景象及主題，讓觀眾從其他作品中了解到的神秘知
識重新變得不穩定。她在⾃⾝藝術實踐及其他與其共享創作脈絡的藝術家之前
擺出鮮明的繪畫姿態。

許鶴溪的創作材料選擇也與其他藝術家的傾向緊密相連。在使⽤織物、布料這
件事上，她與⻄格瑪·波爾克的聯繫尤其顯著。許鶴溪引⽤了波爾克分為三種模
式的布料使⽤⽅法——基底、形式及偶像（克莉絲汀·梅林在《波爾克的圖樣》
中指認了這種創作⽅法）。覓得來的材料要如何對構圖過程做出貢獻？布料的
實體性要如何妝點語境、肌理及形式？墨汁沁入這些布料中去——藝術與設計
的關係既是和諧的，⼜是互相衝突的。這兩位藝術家在主題層⾯則⼤相徑庭。
許鶴溪在創作時尊重老⼤師們，讓女性肖像處於布料之上。波爾克將女性⽤作
材料，⽽許鶴溪筆下女孩的主體性則配備有不敬的姿態，敏感的線條輪廓，以
及重複的形式。

寓⾔、個體經驗、事實、虛構及眾多⽂化產物均內嵌在許鶴溪豐饒的參考材料
體系中。她的靈感及創作模式是多孔、富有吸收性的，不斷彼此滲透，⽽這全
是在其過濾系統內發⽣的。她建立了⼀整套的試⾦⽯，以重新協調時代精神。
許鶴溪作為畫家的強韌體現在作為動詞的「愛」⾝上——持續性即是繪畫與愛
是否「成功」的重要定義。在尋求理解之時，許鶴溪將其⾃⾝陷入繪畫的歷史
性中去，陷入繪畫在線性時間中創造裂縫的潛能中去。

撰⽂：萊利·戴维森

（關於許鶴溪）
許鶴溪近期的個展包括「Fictions」，Kraupa-Tuskany Zeidler畫廊，柏林
（2021）；「Conspiracy theory」，Et al.畫廊，舊⾦⼭（2019）；「pond-
love」，Bortolami畫廊，紐約（2019）；「Fruiting Body」，巴哈⾺雙年展，
底特律。她近年參加的群展包括「微妙之間」，X美術館，北京（2021）；
「More, More, More」，油罐藝術中⼼，上海（2020）；「LIFE STILL」，
CLEARING畫廊，布魯克林，紐約州（2020）；「The End of 
Expressionism」，Jan Kaps畫廊，科隆，德國（2020）；「Polly」，Insect
畫廊，洛杉磯（2019-2020）；「A Cloth Over a Birdcage」，Chateau 
Shatto畫廊，洛杉磯（2019）；「Finders’ Lodge」，in lieu畫廊，洛杉磯
（2019）；「Let Me Consider It From Here」， ⽂藝復興協會，芝加哥
（2018-2019）。American Art Catalogues最近出版了許鶴溪的最新個⼈畫冊
《挪威的森林》。

 


